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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时，

我还没怎么

着，身边一
些人已痛哭
流涕了，可
能勾起了他
的回忆。

必须按这个主基调走。影视剧出

来是什么样子，制作人说了算，

他要承担全部责任，差一点儿，

可能就出不来。

《新民周刊》：“严肃文学”

的影响力日渐减弱，但这两年，《妆

台》等改编后取得一定影响，对严

肃文学改编热，你有什么看法？

李路：我觉得只要是真实表达，

网文也好，传统写作也好，“严肃

文学”也好，只要言之有物，就都

是好的。传统作家的作品，肯定是

有筋骨的，有表达的，能转换成影

视剧，当然好，但我觉得，也没必

要“一刀切”地把作品划分为哪种

类型。只要能让创作者有所感动、

有所感悟，想表达的，都可能成为

好题材、好作品。

拍得观众爱看，就是主旋律

《新民周刊》：《人世间》是

你想拍“人”字三部曲最后一部，

当时为什么想拍三部曲呢？

李路：是凑巧了。《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正义》（后改成《巡回检

察组》）是一开始谋划的，后来又

碰到《人世间》，真成了三部曲。

写人是影视作品永恒的主题，

影视剧必须刻画人，而且要深刻地

去刻画人，而不是流于表面的。一

部电视剧，播完了，谁都记不住，

但其中刻画出色的人物，会被观众

记住。写人的东西才能留住。

《新民周刊》：拍完《人世间》

后，你对人的理解有变化吗？

李路：没什么变化，我的世界

观早就定型了。但每次塑造的人物

身上，都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去

学习，也有很多问题，要在未来生

活中避免发生。

至于拍完《人世间》后的心境，

只有“老累了”。我原来是个胖子，

最近瘦了，我可不是减肥，也不想

减肥，在东北寒冷潮湿的棚里，熬

了六七个月，太冷了。我想当可爱

的胖子，现在肚子都没了，我急死了。

从8月份杀青回来，我瘦了20多斤。

我觉得最近要调整身体，一直在吃

中药，非常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

扛这么大的东西不容易。

我不沉湎于制作，搞一个长镜

头，那是我小时候玩的事，我现在

不玩这些，就想好好拍，踏踏实实

用最好的光影，把故事讲好，其他

全是附加的。

《人世间》的制作有三四家合

作方，把我能想到的组合，全都依

着我了。作为总制片人，我把成本

控制得很好，节约了大量经费，这

也很重要。如果不节约，合作方还

能依着你吗？那肯定不行。

《新民周刊》：《人世间》应

该算是主旋律电视剧了吧？难得的

是，它还这么好看。

李路：什么叫主旋律电视剧？

我的理解是，好看、有所表达、有

思想性、有艺术深度、有艺术水准，

就是主旋律。主旋律剧能不能吸引

到观众，是创作者的手艺问题，或

者说创作团队思想深处的问题，有

手艺，有思想性，才会让观众有同感，

有共鸣，很过瘾，想去看。

题材很重要。比如《老大的幸

福》，呼唤慢生活，当时全民皆商，

大家都很忙，那时我也挺忙的，我

的同学从国外回来，在我办公室里

坐了一下午，看我一直在忙，他说：

你瞎忙什么呢？你创造什么价值

了？

我一想，也是，自己像个上了

发条的机器一样整天忙活。同学说，

你这个不太对，国人都不太对，应

该慢慢地、静静地想一想，你产生

什么价值了。所以我才和范伟老师

合作，拍了《老大的幸福》。

拍《人民的名义》时，我找周

梅森，包括这次和梁晓声老师合作，

都是有题材，有预见性的。影视作

品从谋划到诞生，有一个周期，没

当下性，或者说，没能把观众的共

鸣感勾连起来，影视作品便生不逢

时。所以，创作者必须思考作品能

给大家带来什么思考，什么感受。

《人世间》就是这样。回顾过

去 50 年，让大家记住我们是怎么走

过来的，怎么从计划经济时代，走

到如今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

我问了我儿子，他是 00 后，我说你

真想看吗？他说真想看。我们只经

历过一个尾巴，没赶上“上山下乡”

等。主演雷佳音一开始就说，这部

剧是拍给他爸看的，他爸也支持他

拍。

这几代人，80 后、70 后，都只

赶上历史的尾巴。《人世间》中很

多细节会触动观众的某一处心弦。

播放时，我还没怎么着，身边一些

人已痛哭流涕了，可能勾起了他的

回忆。

不提倡好人文化，
难道提倡坏人文化？

《新民周刊》：《人世间》被

认为是梁晓声老师“好人文化”的

形象化表述，你如何看这种“好人

文化”观？


